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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中情绪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刘 丹，王壹萱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摘要】情绪作为外语学习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对学习者的认知发展、学习动机及学业成就具有深远影响。

本文系统梳理了外语学习中情绪研究的意义、维度、方法及未来方向。研究表明，外语学习情绪具有多维性特征，

包含积极情绪（如愉悦、享受）和消极情绪（如焦虑、无聊）的复杂交互作用。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涵盖

量表测量、动态系统理论及干预实验等多种范式。未来研究应关注情绪的动态演变过程、跨文化比较以及技术赋

能环境下的情绪调节策略，为外语教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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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research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ontent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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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motions, as a core ele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ofoundly influence learners’ cognitiv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significance, dimensions, 
metho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emotion research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 study reveals tha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motions exhibit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involv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s (e.g., 
enjoyment, pleasure) and negative emotions (e.g., anxiety, boredom). Research methods have diversified, encompassing 
scale measurement, dynamic system theory, and intervention experiments.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emotions,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echnology-enhanced environment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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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研究领域，涵盖了

多个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语言能

力和未来职业发展，也对国家间的日益紧密的交流与

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习者来说，外语学习作为一

项助推学习者认知与思维发展的活动，激发学习者经

历各类情绪体验，而学习者的情感又与自身认知交互

作用，共同制约语言习得的成效[1]。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为外语学习者情绪的研究拓宽

了思路，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情绪在二语学习过程中

的普遍性及多样性，呼吁采取整体观（holistic view）

探讨丰富的二语情绪[1][2]。鉴于此，本文通过回顾国内

外的外语学习情绪相关研究，梳理外语情绪研究主要

脉络及总结重要结论，评析不足并发现当前研究尚存

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1 外语学习中情绪研究的维度 
1.1 外语学习情绪分类 
积极心理学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中的引入带动了

情绪研究的蓬勃发展[1]。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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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对情绪研究的关注[4]。情绪研究已经从单一的点扩展

到了更为全面广泛的脉络谱系[4]。学习者在外语学习的

过程中会体验到不同的积极情绪，如享受、满足、愉悦

等情绪。例如，Lee 探讨了勇气（包括坚持不懈的努力

和兴趣的一致性）和课堂享受情绪是否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与英语语言学习者用第二语言进行交流的意愿有

关[5]。 
学习者还可以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焦虑、无聊和

愤怒等消极情绪。例如，王萧棋等学者探讨了无聊情绪

对外语学业成绩的影响及其潜在调节变量[6]。Pekrun 和

Linnenbrink-Garcia 将学业情境下唤醒的情绪分为三个

维度：效价（情绪的正负性） 、活跃度（情绪的唤醒

程度）、指向目标（唤醒情绪的具体对象）[7]。 
综上所述，当前外语情绪相关的研究范围正在不

断扩展，但范围并不足以囊括所有常见学业情绪类型。

Pekrun 等人指出了学术环境中学生最常报告的九种情

绪：享受，希望，骄傲、解脱、愤怒、焦虑、羞耻、绝

望和无聊[8]。除此之外，因为学生的个体化差异不同，

所以个体自身独特的情绪如羞愧、内疚、嫉妒、感激、

自豪等情绪也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1.2 外语学习情绪相关变量 
情绪是个人的主观体验与感受，会受到不同个体

差异的影响。个体的差异因素如年龄、性别、母语水平

等可能影响情绪研究的结果。其中，性别因素是众多研

究者最为关注的。Dewaele 和 MacIntyre 发现学习者的

外语愉悦情绪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容易获得

愉悦情绪[9]。在消极情绪的研究上，Lu 和 Liu 表明男

性学习者的外语焦虑程度高于女性[10]，这样的研究结

果恰恰与Elkhafaifi发现的女性学习者的外语焦虑程度

高于男性学习者的结论相反[11]。Kruk 发现不同母语水

平的学生在厌倦情绪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母语水

平高的学生厌倦情绪水平会更低，母语水平低的学生

厌倦水平会更高[12]。 
总而言之，外语学习情绪由于个体的差异存在着

不稳定的研究结果，相似的研究结论不一，甚至互相矛

盾。因此，采用多因素变量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提高研究

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方面的个体

差异探讨情绪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注重教学过程中不

同角色转换的情绪体验。 
1.3 情绪与教学语境的关系 
近年来，情绪研究视角注重实用化、情境化的教学

内容的转变，重视在不同教学情境下不同语言技能的

教学带给学生们的情绪体验以及对他们个体情绪的影

响。外语学习情绪与听说读写这四项基本技能的关系

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者相继研究了学习者

的外语阅读焦虑[10]、口语焦虑[13]、听力焦虑[11][14]、写

作焦虑[15]，并发现这些语言技能的焦虑情绪都与学习

者的学业成绩呈相关关系。 
虽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是学习者的焦虑情绪，但

随着情绪研究的发展，积极情绪与研究者的听说读写

等基本语言技能相关的研究也呈持续性发展的态势。

顾钧仪等人将研究重点放在反馈内容的教学情境，探

讨从反馈提供者和反馈接收者的视角考察英语写作同

伴反馈中的学业情绪及情绪调节策略的类型与特点，

并发现同伴反馈中的学业情绪和情绪调节策略既具有

文化情境性，也具有学科情境性[16]。 
现有的研究探索了影响学习者外语情绪的教学内

容特点，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大多数研究都为

单一的研究主题，没有考察多种变量的相互调节作用，

如阅读和写作在教学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效果。其次，研

究内容的情境还是较为单一，母语、二语、三语、多语

等不同语言环境的教学内容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这

其中的差异值得研究者去深入了解。此外，目前存在教

学情境化转变不够深入，对特定的情境研究还不够透

彻的问题，对课堂活动，如角色扮演、讨论等情境的情

绪体验；对形成性评价的情绪体验，如课堂测试、课下

作业、团队合作任务等；对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等新型

教学模式的情绪体验，如微课堂、慕课、翻转课堂、混

合式教学课堂等的情绪体验。 
总而言之，现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外语

学习情绪研究的不断进步，但在目前的研究中，仍存在

部分问题。首先，课堂教学早已形成了固有模式，缺乏

趣味性，且缺少学习者展示的机会。后续研究可以深入

调查如何创新当下教学模式的方法，教师如何更好利

用线上工具给予学生更多展示和学习的机会，有效降

低学生的消极情绪，提高其积极情绪。 
2 情绪研究的路径及方法  
2.1 动态系统框架的引入 
情绪是动态变化的。近年来，情绪研究路径和方法

呈现全面性与动态性的趋势，比起共时的情绪研究，现

今的情绪研究重视个体差异的动态发展和历时发展，

研究情绪动态变化的情况及其产生的因素，调查学生

学习外语时情绪的波动。例如，Kruk 调查了复杂动态

系统框架下的情感变量的特点，包括交流意愿、动机、

语言焦虑和厌倦。结果表明，经历整个长期的实验过程

后，相关变量的水平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量水平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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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受到一些积极情绪的影响[12]。 
2.2 干预与调节策略的实证探索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进一步推广，情绪研究的实

践性也明显增强。情绪研究出现积极转向，“干预”与
“调节”成为研究的重点。罗少茜等人研究发现外语学

习中的策略使用对自我调节具有中介效应，二者均为

影响外语学业成就的因素[17]。Yu et al.提出消极外语情

绪调节策略尤其是消极回避和迁怒发泄会引发外语学

业倦怠，并打击学习者的学习兴趣[18]。 
2.3 混合研究方法的创新 
情绪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尤其是剖面量化研究成

为新的突破口。李斑斑等人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

索我国外语学习者的思辨倾向潜在类别，并通过单因

素方差分析探究思辨倾向潜在类别与外语愉悦和外语

成绩的关系，发现高思辨水平的学生拥有更高水平的

外语愉悦和外语成绩，低思辨水平的学生恰恰相反[19]。

薛荷仙和王亚冰探讨外语情绪调节策略异质性对外语

情绪的影响,测量了八个维度的情绪调节策略、两种积

极外语情绪和三种消极外语情绪，结果发现不同类型

的学生在外语情绪上有显著差异[20]。 
越来越多的实证方法和创新路径引入到了情绪研

究之中，这使得情绪研究变得多样化和具体化。未来的

研究应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纳入更多调节变量

和扩大样本量，丰富对外语情绪研究的认识与理解，为

外语教学实践提供可视化数据参考。 
3 未来研究的方向 
本文对国内外外语情绪相关研究内容进行了梳理，

并对已有研究的主题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未

来外语学习情绪研究具有启示作用。首先，未来研究应

加强多变量交互作用分析，单一情绪变量的研究难以

揭示复杂教学情境中的情感动态，未来需整合个体差

异、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构建多维交互模型。第二，

应拓展跨语言环境比较研究，现有结论多基于母语与

二语环境，三语或多语学习者的情绪特征尚不明确，跨

语言比较可揭示文化及语言层级对情绪的影响。第三，

应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下的情绪管理，混合式教学、元宇

宙课堂等新兴模式为情绪研究提供新场景。例如，虚拟

现实技术如何影响学习者的沉浸感与焦虑水平值得探

讨。第四，应追踪情绪的动态演变，长期追踪研究（如

历时一年的情绪变化）能更全面揭示情绪与语言习得

的因果关系，为动态干预提供依据。 
外语学习不仅是语言知识的传递过程，更是情感

与认知交织的复杂活动。情绪作为人类心理活动的核

心，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投入度及学业表现。外语

情绪研究应遵循“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契合现实外

语教育发展的需要，有待未来更多的学者共同对此领

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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